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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语境的“恋人絮语”

———《非诚勿扰Ⅱ》观后

刘　云

摘　要：在商业化语境中，《非诚勿扰Ⅱ》以串接的叙事方式，演绎爱与死的 “恋人絮语”，渗透了

自恋与忏悟的后现代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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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冯小刚执导的 《非诚勿扰Ⅱ》在贺岁档上演，可谓意味深长。它与冯小刚另一部作品 《唐

山大地震》的票房之和突破了十亿，冯小刚因此成为中国电影个人作品年度票房破十亿的第一人。与

此同时，《非诚勿扰Ⅱ》还是冯小刚个人作品的第一部续集之作，从而标志着冯小刚商业电影的制作模

式开始走上好莱坞的续集模式。

不过，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则是冯小刚以一种串接的叙事方式在演绎 “爱与死”的母题时所表

达出来的自恋与忏悟的后现代命题，从而使影片成为商业文化语境中 “恋人絮语”式的解构主义文本。

一、串接的叙事

《恋人絮语》是法国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著作，作者以一种 “散点透视”的 “零度写作”，

解构大众习惯所认可的 “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因为这样的故事在巴特看来不过是屈从于社会舆论而编造出来的，

“是恋人为达到与社会的调和而付出的贡品”。

与罗兰·巴特的观点遥相呼应，在 《非诚勿扰Ⅱ》首映发布会上，冯小刚曾直言 《非诚勿扰Ⅱ》

的主题虽然围绕的 “爱与死”的母题，但是他所关注的却是在这一母题下的解构主义精神，具体在影

片中表现为三大场景：离婚典礼、试婚、人生告别会。

《非诚勿扰Ⅱ》看来是想说一个 “人生”的问题，剧中导演试图将一切集拢在人生这个大主题下，

说一个 “整体”的故事。影片设计两对重要人物：秦奋和梁笑笑、李香山和芒果；涉及了两个典型场

景：慕田峪长城，海南。这些空间被关联在一起，这些空间中的人物面对各自问题的时候，也彼此互

为因果起来。无论是在慕田峪长城上，还是海南岛的非现实感的度假别墅中，无论是充斥着物欲的慈

善秀场，还是李香山最后归去的大海，本片导演都将其作为 “一个”故事进行处理了，或者巧妙地将

不同的问题强行作为 “一个”故事处理了。本来作品作为单纯的故事，延续 《非诚勿扰Ⅰ》类的冯氏

风格，从爱开始到爱结束。尽管苍白，但依然可以写出当代人爱的困境。但是在 《非诚勿扰Ⅱ》中影

片却毫不犹豫将另一对人物推至台前，将绝对强势的主题 “死亡”强调到非正常程度。生命的薄脆感

抹杀了爱情的全部光彩。“生命的困境”停止了爱情故事的叙述。试想还有哪种叙事比宿命感的叙事更

悲天悯人，更像是充满哲学意味的深刻。于是故事成了浮云，电影作品中常应有的叙述逻辑随着冯小

刚颇为得意的 “深水炸弹”的进入烟消云散。成为一部在叙事程序上有着不羁色彩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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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意义上看电影假如属于叙事作品，创作时就应该服从一定的叙事逻辑制约。布雷蒙就曾指

出：叙事序列是叙事的基本单位，并用它来说明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１］

但当我们简单恢复一下这部作品构成 “一个故事”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背后的不同 “困境”

时却发现，《非诚勿扰Ⅱ》叙事逻辑的关键，乃是对经典电影叙事法则的反叛。正如评论所说，这部片

子 “诡异的前后断裂了”。人物可以随时 “跳出”剧情，或者甚至剧情本身也可以 “跳出”电影。这

种 “跳出”有时是通过角色不分场合发表的人生警句来实现，有时是直接转换表现手法———从电影画

面的叙述直接杀向新闻发布会式的场景介绍 ＋对白。（片头的离婚大典和临近结尾的人生告别会最是经

典）。这样的表现方式有些像电视栏目或肥皂剧形式靠拢的意思，当然绝对不是等同。因为片子的场景

变化还是想走标准电影模式的，并且镜头处理和切换虽然粗糙也还熟练。除了时机的选择由心导引缺

乏逻辑外，所呈现的场景和画面还是赏心悦目的。另一方面，片中核心的道白选的多是民间已流传的

诗歌段落和流行短信，甚至与片中剧情发展并不统一 （当然也不与之远离）。如此凸显出影片的流行元

素和带有解构色彩的后现代精神，从而竟使人们感觉影片呈现出的是一种诡异的协调感。

很显然，叙事态度是一种艺术理想的选择，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认知，叙事方式体现着作者的文化

假定和价值标准。在 《非诚勿扰Ⅱ》中我们可以直接扑捉到作品的后现代性：这就是反整体性、取缔

完整的叙事，强调解构、断裂与混搭。

利奥塔德在 《后现代状况》中指出：以往的文化都是一种 “元叙事”，从理性的或人性中生发出

来，构成一个整体观念。但这已不能传达这个世界的真实。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世界普遍逻辑的元

话语已经失效。［２］在后现代的艺术或生活平台上，作品反对一切形式的一体化企图，它采取异质标准，

而是主张不同的范式并行不悖，成为断裂文化的代表。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也成为那种在不定型中

散布着无意义的符号链。人的生存心态是浮躁的，这种认知导致艺术家不再讲究对称、和谐与整体法

则，而是刻意追求所谓幽默与反叛，成为解构崇高，嘲笑真诚的无序象征。公众艺术、也失去了理性

整体的光辉，而变成一种走向个人精神意志的产物。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非诚勿扰Ⅱ》的影像有着后现代 “年轻”的动荡趣味，在叙事设计上有着解

构经典戏剧性叙事的反叛，也有着与时尚关联的唯美追求；有着冯小刚构筑的远离现实的奢糜感，也

有印着王朔标识的文学忧伤；《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ＴｈｅＯｎｅＩＩ》如同它的英文片名一样，在这部作品中隐藏着一

个古老的母题。但是它利用了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消费的诸多新的素材。这种关联就是影片呈现出

一种诡异的协调感的基因所在。

米兰昆德拉曾毫不含糊的表示：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来就是我的雄

心，而且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雄心。他无疑在提醒社会警惕：艺术形式本身所包含的社会道德内容。

这也是我们讨论 《非诚勿扰Ⅱ》叙事逻辑的另一重意义。

二、自恋与忏悟

罗兰·巴特认为，恋人之间的话语和自白，摊在阳光下，尽管不堪入耳，但却是他们俩情爱保证的

信物。《恋人絮语》的叙述，于是乎充满了一种暧昧和不可捉摸，作者甚至因此而在著作中虚拟出了一

个热恋中的 “我”：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年代，没有国籍，没有种族，也没有 “思想”和 “本质”而

充满着自怜自恋情结的角色。

这种自怜自恋的话语，在 《非诚勿扰Ⅱ》同样随处可见。《非诚勿扰Ⅱ》太像是编导真诚地写给自

己的日记，在这部奢糜而凄婉的影片中，植入广告之外，一切都是铺垫，鲜活的只是两个终于混出来

的自命不凡的老男人。影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两个男人的自恋与忏悟。他们都颇有些经历，都在寻找

精神的归宿。怎么样才算好好活？（秦奋）如何与众不同的死？（李香山）影片一反编导惯用的批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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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通过三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情节设计，以一种催人泪下的忏悔，和语重心长的告白，并佐之精彩对

白的非逻辑叙述，凸显了两人对自我和人生思考的林林总总。

黯淡了爱情的戏份，抛弃了经典结构，影片的全部重头放在通过表现契合编导价值思考设定的三

大事件，并借此来完成对爱情与死亡讨论。“爱与死”这是一个非常灿烂和严肃的母题，但影片中无法

掩饰的技术草率与情感轻浮却产生了暗讽的后现代意味。感慨往往显得轻飘，缺乏可靠地逻辑前提。

思路如此游移不定，表白如此匆忙急切。厌倦了城市的冗乱，经历过红尘中的起伏，也许他们当真忏

悔，当真了悟：人生是一种修行。但无法摆脱的自以为是和嬉笑不正经的习惯，以至于深刻也变成了做

作，真情也显得油滑。就像在飞驰旋转的唱盘上，即使修好了唱针，可华彩乐段的时间也早已逝去。

在传统的电影观念中，影像的意蕴应该是追求的目标，在更早的古希腊的艺术原则中，“沉思”甚

至是一种 “德行”。但在当下，在 《非诚勿扰Ⅱ》这部商业影片中，思想与说教的结合却产生了别种意

味。片里片外一种虚妄的满足，如菌群一样暗中滋生。感伤与感慨这类靡软的情愫，听起来看上去都

叫人忘乎所以。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懦弱者独好的迷幻剂吧。难怪人们要怀疑编导的真诚。

应该说这部片子是写给中年人看的，尤其是有些成功感的中年人。也许 《非诚勿扰》系列本就是

玩玩的产物，没人会认真。但这是一部上映的电影，那也必须有被严肃对待的一面。正如明眼人看出

《非诚勿扰Ⅱ》嘲讽了相亲节目 《非诚勿扰》。人们也不难感觉到 《非诚勿扰Ⅱ》也有一种情感投机的

意味。“散买卖，不散交情”，“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这些广为传扬的话语，

应和了中年人半生奔波的沧桑的当下人的生存倦怠感。事实上很容易发现，影片揭示了婚姻的矛盾与

情感的危机，然而它选择的是一种轻浮的哗众取宠的放任，其中就包括让川川朗诵的处理，和无聊而

有商业价值的结尾。至于试婚问题，这类并不新鲜的概念，也是流行时尚中别人玩剩下的东西。这一

切真的很有意思么？从影视片段来看，最有点意思的是人生告别会。集王朔特有的表达和孙红雷职业

的表演于一体，在唤起一大批中年成功者的共鸣的同时，给年轻的观众带来了 “深刻”的提醒。当然

也彰显了编导的价值尺度。这里原本隐含着太多可推动影片提升的要素：将死之人其言也善，面对死

亡一切暗淡无光，众多明星大腕的到场……但编导太过珍视自己的感悟，太过沉浸于自怜自伤，使他

忘记了使用影像的感染力，话语与影像的严重失衡，更像是在导演一档展示个人风采的电视栏目。

最具隐喻的是影片结尾，如此的收尾方式恰恰制造了一个反讽结局。隐遁于大海之中的一艘普通

的船上，只承载了两个老男人。李香山的投海与秦奋的黯然神伤。导演也许想使影片产生些动人的力

量，并达到让人回味深思的目的。稍有遗憾的是，影片对形成这股 “力量”的由来铺垫太弱，解说过

分直白，真正的人文关怀还真不是忏悔过，投了海，加上胡德夫的歌，仓央嘉措的诗就可以完成的。

绝对不要怀疑 《非诚勿扰Ⅱ》对白的精彩和时尚，这构成了片子的几乎全部的价值。导演几乎在

挥霍编剧的才华，也许由有太多的忏悟要对你说，于是不择情景，不择角色，以原生态的王朔口吻的

对白和解说弥漫在整部影片中。人生果真是如此简单？语言如何承载生命之重？什么都无所谓，是否

表示豁达圆满？现实中的无奈和电影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觉得假，觉得作，觉得不真实。因为，

无论社会如何变幻，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回荡：责任与真诚才是真正的前提。尽管人们知

行还不能做到统一，但至少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做人如此，拍片也如此。在这样一部依靠对白

和台词的电影里，编剧和导演把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知水准暴露无遗。过往的成功记录表明他们也许

很适合去批判一些东西，讽刺某种现象，然而真不适合来大发感慨，道德警醒，充当人生导师。至少

冯小刚不合适。

与许多有电影追求和有情怀的导演不同，冯小刚对中国电影当下的商业模式把握是准确的。跟许

多喜欢打开电视看电影的观众一样，中国有更多观众喜欢进电影院去看电视剧。《非诚勿扰Ⅱ》用旁白

交代了很多事情，导演甚至完全忘记了观众的情绪是否还逗留在蹈海的悲伤里，就留下了一个轻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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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扬长而去。这真是对观众期待诚意的极大不尊重。拿死亡作秀，玩濒死告别。但它还是获得了票房

的成功，这不仅暴露了电影导演创作力的空洞，也提醒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人文化和思想生态环境的

苍白。

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些想法是否值得，因为当今许多权威与冯小刚们已经掰弯了我们的价值观，好

的未必是好的，不好的未必是不好的，正如这部电影，有的认为它情节散落，技术草率不是好电影，

有的却要称赞它情怀满载、感人催泪，夹杂着人生感悟和岁月沧桑。我们应该理智思考的是：在我们

这块祖先们曾创造过无数光辉灿烂文化的土地上，如何安放潘多拉的游魂。

三、结　　语

恰如罗兰·巴特 《恋人絮语》是一本在普通读者中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非诚勿扰Ⅱ》同样也是

一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众文化产品，不过，商业文化语境的喧嚣与浮躁，使得这部电影虽然在叙事

方式、乃至叙事语调上都逼肖 《恋人絮语》，但是却失去了执著的精神品格。诸如 “一辈子很短，我愿

意和你将错就错”、 “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等台词，意味着 《非诚勿扰

Ⅱ》中的婚姻观念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富有诚意的耐心与等待。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引用罗兰·巴特 《恋人絮语》的关于 “等待”的议论来结束全文，因为

它清晰地界定了横亘于 《非诚勿扰Ⅱ》与 《恋人絮语》之间的巨大反差，也界定了中国爱情电影所应

该具备的发展方向：

只有等待才会有爱情。爱情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建立在一方缺失的等待之中。一方已经远

离，他或她似乎又在眼前，无时不在的我与不在场的你总在遥遥相望，。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

有权利之上的永恒权威，是 “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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